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今古奇觀
第三十五卷  任君用恣淫遭宮刑

　　詩曰：　　黃金用盡教歌舞，留與他人樂少年。

　　此語只傷身後事，豈知現報在生前！

　　且說世間富貴人家，沒一個不蓄姬妾。自道是左擁燕姬，右擁趙女，嬌豔盈前，歌舞成隊，乃人生得意之事。豈知男女大欲，

彼此一般？一人精力要周旋幾個女子，便已不得相當。況富貴之人，必是中年上下，娶的姬妾，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。枕席之

事，三分四路，怎能夠滿得他們的意，盡得他們的興？所以滿閨中不是怨氣，便是丑聲。總有家法極嚴的，鐵壁銅牆，提鈴喝號，

防得一個水泄不通，也只禁得他們的身，禁不得他們的心。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場把戲，那有情趣到你身上來？只把做一個厭物看

承而已，似此有何好處？費了錢財，用了心機，單買得這些人的憎嫌。試看紅拂離了越公之宅，紅綃逃了勛臣之家，此等之事不一

而足。可見生前已如此了，何況一朝身死，樹倒猢猻散，殘花嫩蕊，盡多零落於他人之手。要那做得關盼盼的，千中沒有一人，這

又是身後之事，管不得許多，不足慨歎了。爭奈富貴之人，只顧眼前以為極樂，小子在旁看的，正替你擔著愁布袋哩！

　　宋朝有個京師士人，出遊歸來，天色將晚，經過一個人家後苑，牆缺處，苦不甚高，看來象個跳得進的，此時士人帶著酒興，

一躍而過，只見裡面是一所大花園子，好不空闊。

　　四週一望，花木叢茂，路徑交雜，想來煞有好看。一團高興，隨著石砌階路轉彎抹角，漸走漸深，悄不見一個人，只管踱進

去，看之不足。天色有些黑下來了，思量走回，一時忘了來路。正在追憶尋索，忽地望見紅紗燈籠遠遠而來，想道：

　　「必有貴家人到。」心下慌忙，一發尋不出原路來了。恐怕撞見不便，思量躲過，看見道左有一小亭，亭前太湖石畔有疊成的

一個石洞，洞口有一片小氈遮著，想道：「躲在這裡頭去，外面人不見，權可遮掩過了，豈不甚妙？」忙將這片小氈揭將開來，正

要藏身進去，猛見裡一個人在洞裡鑽將出來，那一驚可也不小。士人看那人時，是一個美貌少年，不知為何先伏在這裡頭，忽見士

人揭開來，只道抄他跟腳的，也自老大吃驚，急忙奔竄，不知去向了。士人道：「慚愧！且讓我躲一躲。」於是吞聲忍氣，蹲伏在

內，只道必無人見。

　　豈知事不可料，冤家路窄，那一盞紅紗燈籠偏生生地向那亭子上來。士人洞中是暗處，覷出去看那燈亮處較明，乃是�來個少
年婦人。一個個妖冶舉止，風騷動人。士人正看得動火，不匡那一伙人一窩蜂的多搶到石洞口，眾手齊來揭氈。看見士人面貌生

疏，俱各失驚道：「怎的不是那一個了？」

　　面面廝覷，沒做理會。一個年紀略老成些的婦人，奪將紗燈在手，提過來把士人仔細一照，道：「就這個也好。」隨將纖手拽

著士人的手，一把挽將出來。士人不敢聲問，料道沒甚麼歹處，軟軟隨他同走。引到洞房曲室，只見酒肴並列，眾美急先，六博爭

雄，交杯換藍，以至摟肩交頸，搵臉接唇，無所不至。幾杯酒下肚，一個個多興熱如火，不管三七二�一，一把推士人在牀上，齊
攢入帳中，幸喜得士人是後生，還放得兩枝連珠箭，卻也不休無歇，隨你鐵鑄的，也怎有那樣本事？廝炒得不耐煩，直到五鼓，方

才一個個逐漸散去。士人早已弄得骨軟筋麻，肢體無力，行走不動了。那一個老成些的婦人，將一個大擔箱放士人在內，叫了兩三

個丫鬟扛抬了。

　　到了牆外，把擔箱傾了士人出來，急把門閉上，自進去了。

　　此時天色將明，士人恐怕有人看見，惹出是非來，沒奈何強打精神，一步一步挨了回來，不敢與人說知。過了幾日，身體健

旺，才到舊所旁邊打聽缺牆內是何處？聽得人說是蔡太師家的花園，士人伸了舌頭出來，一時縮不進去，擔了一把汗，再不敢打從

那裡走過了。

　　看官，你想當時這蔡京太師，何等威勢，何等法令！有此一班兒姬妾，不知老頭子在那裡昏寐中，眼睛背後任憑他們這等胡

弄，約下了一個驚去了，又換了一個，恣行淫樂，如同無人，太師那裡拘管得來？也只為多蓄姬妾，所以有這等醜事。同時稱高、

童、楊、蔡四大奸臣，與蔡太師差不多權勢的楊戬太尉，也有這樣一件事，後來敗露，妝出許多笑柄來，看官不厭，聽小子試道其

詳：

　　滿前嬌麗恣淫荒，雨露誰曾得飽嘗？

　　自有陽台成樂地，行雲何必定襄王？

　　話說宋時楊戬太尉，恃權怙寵，靡所不為，聲色之奉，姬妾之多，一時自蔡太師而下，罕有其比。一日，太尉要到鄭州上冢，

攜帶了家小同行，是上前的幾位夫人與各房隨使的養娘侍婢，多跟的西去。餘外有年紀過時了些的與年幼未諳承奉的，又身子嬌怯

怕歷風霜的，月信方行轎馬不便的，剩下不去。合著養娘侍婢們，也還共有五六�人留在宅中。太尉心性猜忌，防閉緊嚴，中門以
外直至大門盡皆鎖閉，添上硃筆封條，不通出入。惟有中門內前廓壁間挖一孔，裝上轉輪盤，在外邊傳將食物進去。一個年老院奴

姓李的在外監守，晚間督人巡更，鳴鑼敲梆，通夕不歇，外邊人不敢正眼覷視他。內宅中留下不去的，有幾位奢遮出色，乃太尉寵

幸有名的姬妾，一個叫得瑤月夫人，一個叫得築玉夫人，一個叫得宜笑姐，一個叫得餐花姨姨，同著一班兒侍女，關在裡面，日長

夜永，無事得做，無非是抹骨牌，鬥百草，戲鞦韆，蹴氣球，消遣過日，然意味有限，那裡當得什麼興趣？況日日將就扯拽過了，

晚間寂莫，何以支吾？這個築玉夫人原是長安玉工之妻，資性聰明，儀容美豔，私下也通些門路，京師傳有盛名。楊太尉偶得瞥

見，用勢奪來，�分寵愛，立為第七位夫人，呼名築玉，靚妝標緻，如玉琢成一般的人，也就暗帶著本來之意。他在女伴中伶俐異
常，妖淫無賽，太尉在家之時，尚兀自思量背地裡溜將個把少年進來取樂，今見太尉不在，鎮日空閒，清清鎖閉著，怎叫他不妄想

起來？

　　太尉有一個館客，姓任，表字君用。原是個讀書不就的少年子弟，寫得一筆好字，也代做得些書啟簡札之類，模樣俊秀，年紀

未上三�歲。總角之時，多曾與太尉後庭相樂過來，極善詼諧幫襯，又加心性熨貼，所以太尉喜歡他，留在館中作陪客。太尉鄭州
去，因是途中姬妾過多，轎馬上下之處恐有不便，故留在家間外捨不去。任生有個相好朋友叫做方務德，是從幼同窗，平時但是府

中得暇，便去找他閒話飲酒。此時太尉不在家，任生一發身釁無事，日裡只去拉他各處行走，晚間或同宿娼家，或獨回書館，不在

話下。

　　且說築玉夫人晚間寂守不過，有個最知心的侍婢叫做如霞，喚來牀上做一頭睡著，與他說些淫欲之事，消遣悶懷……。
　　如霞道：「真男子如此值錢，可惜府中到閒著一個在外舍。」夫人道：「不是任君用麼？」如霞道：「正是。」夫人道：「這

是太尉相公最親愛的客人，且是好個人物，我們在裡頭窺見他常自動火的。」如霞道：「這個人若設法得他進來，豈不妙哉！」

　　夫人道：「果然此人閒著，只是牆垣高峻，豈能飛入？」如霞道：「只好說耍，自然進來不得。」夫人道：「待我心生一計，

定要取他進來。」如霞道：「後花園牆下便是外舍書房，我們明日早起，到後花園相相地頭，夫人怎生設下好計弄進來，大家受用

一番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我未曾到手，你便思想分用了。」

　　如霞道：「夫人不要獨吃自痾，我們也大家有興，好做幫手。」

　　夫人笑道：「是是。」一夜無話。

　　到得天明，梳洗已畢，夫人與如霞開了後花園門去摘花戴，就便去相地頭。行至鞦韆架邊，只見線索高懸，夫人看了，笑了笑

道：「此件便有用他處了。」又見修樹梯子倚在太湖石畔，夫人叫如霞道：「你看你看，有此二物，豈怕內外隔牆？」如霞道：

「計將安出？」夫人道：「且到那對外廂的牆邊，再看個明白，方有道理。」如霞領著夫人到兩株梧桐樹邊，指著道：「此處正是



外舍書房，任君用見今獨居在內了。」夫人仔細相了一相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今晚端的只是此處取他進來一會，不為難也。」如

霞道：「卻怎麼？」夫人道：「我與你悄地把梯子拿將來，倚在梧桐樹旁，你走上梯子，再在枝幹上踏上去兩層，即可以招呼得外

廂聽見了。」如霞道：「這邊上去不難，要外廂聽見也不打緊，如何得他上來？」夫人道：

　　「我將幾片木板，用鞦韆索縛住兩頭，隔一尺多縛一塊板，收將起來只是一捆，撒將直來便似梯子一般，如與外邊約得停當

了，便從梯子走到梧桐枝上去。把索頭紮緊在丫叉老幹，生了根，然後將板索多棄向牆外掛下去，發明是張軟梯，隨你再多幾個也

次第上得來，何況一人乎？」如霞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事不宜遲，且如法做起來試試看。」笑嘻嘻且向房中取出�來塊小木板，遞
與夫人。夫人叫解將鞦韆索來，親自紮縛得牢了，對如霞道：「你且將梯兒倚好，走上梯去望外邊一望，看可通得個消息出去？倘

遇不見人，就把這法兒先墜你下去，約他一約也好。」

　　如霞依言，將梯兒靠穩，身子小巧利便，一轂碌溜上枝頭，望外邊書舍一看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恰恰任君用同方務德外邊游耍過

了夜，方才轉來，正要進房。牆裡如霞笑指道：

　　「兀的不是任先生？」任君用聽得牆頭上笑聲，抬頭一看，卻見是個雙鬟女子指著他說話，認得是宅中如霞。他本是少年的

人，如何禁架得定？便問道：「姐姐說小生什麼？」如霞是有心招風攬火的，答道：「先生這早在外邊回來，莫非昨晚在那處行走

麼？」任君用道：「小生獨睡難捱，怪不得要在外邊走走。」如霞道：「你看我牆內那個不是獨處的？你何不到裡面走走，便大家

不獨了？」任君用道：「我不生得雙翅，飛不進來。」如霞道：「你果要進來，我有法兒，不消飛得。」任君用向牆上唱一個肥喏

道：「多謝姐姐，速教妙方。」如霞道：

　　「待稟過了夫人，晚上伺候消息。」說罷了，溜下樹來。任君用聽得明白，不勝僥倖道：「不知是那一位夫人，小生有此緣

分，卻如何能進得去？且到晚上看消息則個。」一面只望著日頭下去。正是：

　　無端三足烏，團圓光皎灼，安得後羿弓，射此一輪落！

　　不說任君用巴天晚，且說築玉夫人在下邊看見如霞和牆外講話，一句句多聽得的，不待如霞回覆，各自心照，笑嘻嘻的且回房

中。如霞道：「今晚管不寂寞了。」夫人道：「萬一後生家膽怯，不敢進來，這樣事也是有的。」如霞道：「他方才恨不得立地飛

了進來。聽得說有個妙法，他肥喏就唱不迭，豈有膽怯之理？只準備今宵取樂便了。」築玉夫人暗暗歡喜。

　　牀上添鋪異錦，爐中滿熱名香。榛松細果貯教嘗，美酒佳茗預放。久作阱中猿馬，今思野外鴛鴦。

　　安排芳餌釣檀郎，百計圖他歡暢。－－詞寄《西江月》。

　　是日將晚，夫人喚如霞同到園中，走到梯邊，如霞仍前從梯子溜在梧桐枝去，對著牆外大聲咳嗽，外面任君用看見天黑下來，

正在那裡探頭探腦，伺候聲響。忽聞有人咳嗽，仰面瞧處，正是如霞在樹枝高頭站著，忙道：「好姐姐望穿我眼也。快用妙法，等

我進來！」如霞道：「你在此等著，就來接你。」急下梯來對夫人道：「那人等久哩！」夫人道：「快放他進來！」如霞即取早間

紮縛停當的索子，拿在腋下，望梯上便走，到樹枝上牢繫兩頭。如霞口中叫聲道：「著！」把木板繩索向牆外撒，那索子早已掛了

下去，任君用外邊凝望處，見一件物事拋將出來，卻是一條軟梯索子，喜得打跌。將腳試踹，且是結得牢實，料道可登，踹著木

板，雙手弔索，一步一步弔上牆來。如霞看見，急跑下來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夫人覺得有些害羞，走退一段路，在太湖石畔坐著

等候。

　　任君用跳過了牆，急從梯子跳下來，一見如霞，向前雙手抱住道：「姐姐恩人，快活殺小生也！」如霞啐了一聲道：

　　「好不識羞的，不要饞臉，且去前面見夫人。」任君用道：「是那一位夫人？」如霞道：「是第七位築玉夫人。」任君用道：

　　「可正是京師極有名標緻的麼？」如霞道：「不是他還有那個？」

　　任君用道：「小生怎敢就去見他？」如霞道：「是他想著你，用見識教你進來的，你怕怎地？」任君用道：「果然如此，小生

何以克當？」如霞道：「不要虛謙遜，造化著你罷了，切莫忘了我引見的。」任君用道：「小生以身相謝，不敢有忘。」一頭說

話，已走到夫人面前。如霞拋聲道：「任先生已請到了。」任君用滿臉堆下笑來，深深拜揖道：「小生下界凡夫，敢望與仙子相

近？今蒙夫人垂盼，不知是那世裡積下的福！」夫人道：

　　「妾處深閨，常因太尉晏會，窺見先生豐彩，渴慕已久。今太尉不在，閨中空頭，特邀先生一敘，倘不棄嫌，妾之幸也。」

　　任君用道：「夫人抬舉，敢不執鞭墜鐙？只怕他日太尉知道，罪犯非同小可。」夫人道：「太尉昏昏的，那裡有許多背後眼？

　　況如此進來，無人知覺。先生不必疑慮，且到房中去來。」夫人叫如霞在前引路，一隻手挽著任君用同行。任君用到此魂靈已

飛在天外，那裡還顧什麼利害？隨著夫人輕手輕腳竟到房中。

　　此時天已昏黑，各房寂靜。如霞悄悄擺出酒肴，兩人對酌，四目相視，甜語溫存。三杯酒下肚，欲心如火，偎偎抱抱，共入鴛

帷，兩人之樂不可名狀。本為旅館孤棲客，今向蓬萊頂上游。偏是乍逢滋味別，分明織女會牽牛。兩人雲雨盡歡，任君用道：「久

聞夫人美名，今日得同枕席，天高地厚之恩，無時回報。」夫人道：「妾身頗慕風情，奈為太尉拘禁，名雖朝歡暮樂。何曾有半點

情趣？今日若非設法得先生進來，豈不辜負好天良夜，自此當永圖偷聚，雖極樂而死，妾亦甘心矣。」任君用道：「夫人玉質冰

肌，但得挨皮靠肉，福分難消。何況親承雨露之恩，實遂於飛之願！總然事敗，直得一死了。」兩人笑談歡謔，不覺東方發白。如

霞走到牀前來，催起身道：「快活了一夜也夠了，趁天色未明不出去了，更待何時？」任君用慌忙披衣而起，夫人不忍捨去，執手

留連，叮嚀夜會而別，吩咐如霞送出後花園中，用從來時的方法在索上掛將下去，到晚夕仍舊進來。真個是：朝隱而出，暮隱而

入。

　　果然行不由徑，早已非公至室。

　　如此往來數晚，連如霞也弄上了手，滾得熱做一團，築玉夫人心歡喜，未免與同伴中笑語之間，有些精神恍惚，說話沒頭沒腦

的，露出馬腳來。同伴裡面初時不覺，後來看出意態，頗生疑心，到晚上有有心的，多方察聽，已見了些聲響。大家多是吃得杯兒

的，巴不得尋著些破綻，同在渾水裡攪攪，只是沒有找著來蹤去跡。

　　一日，眾人偶然高興，說起找鞦韆，一哄的走到架邊，不見了索子，大家尋將起來，築玉夫人與如霞兩個多做不得聲。

　　原來先前兩番，任君用出去了，便把索子解下藏過，以防別人看見，以後多次，便有些托大了，曉得夜來要用，不耐煩去解

他。任君用雖然出去了，索子還弔在樹枝上，掛向外邊，未及收拾，卻被眾人尋見了，道：「兀的不是鞦韆索？如何縛在這裡樹

上，拋向外邊去了？」宜笑姐年紀最小，身子輕便，見有梯子在那裡，便溜在樹枝上去，弔了索頭，收將進來。眾人看見一節一節

縛著木板，共驚道：「奇怪！奇怪！可不有人在此出入的麼？」築玉夫人通紅了臉，半響不敢開言。瑤月夫人道：「眼見得是什麼

人在此通內了，我們該傳與李院公查出，等候太尉來家，稟知為是。」口裡一頭說，一頭把眼來瞅著築玉夫人。築玉夫人只低了

頭。餐花姨姨�分瞧料了，笑道：
　　「築玉夫人為何不說一句，莫不心下有事？不如實對姐妹們說了，通同作個商量，到是美事。」如霞料是瞞不過了，對築玉夫

人道：「此事若不通眾，終須大家炒壞，便要獨做也做不成了，大家和同些說明白了罷。」眾人拍手：「如霞姐說得有理，不要瞞

著我們了。」築玉夫人才把任生在此牆外做書房，用計取他進來的事說了一遍。瑤月夫人道：「好姐姐，瞞了我們做這樣好事！」

宜笑道：「而今不必說了，既是通同知道，我每合伴取些快樂罷了。」瑤月夫人故意道：「做的自做，不做的自不做，怎如此

說！」餐花姨姨道：「就是不做，姐妹情分，只是幫襯些為妙。」宜笑姐道：「姨姨說得是。」大家哄笑而散。

　　原來瑤月夫人內中與築夫人兩下最說得來，曉得築玉有此私事，已自上心要分他的趣了，礙著眾人在面前，只得說假撇清的

話。比及眾人散了，獨自走到築玉房中，問道：「姐姐，今夜來否？」築玉道：「不瞞姐姐說，連日慣了的，為什麼不來？」瑤月

笑道：「不時仍是姐姐獨樂麼？」築玉道：「姐姐才說不做的自不做。」瑤月道：「才方是大概說話，我便也要學做做兒的。」築



玉道：「姐姐果有此意，小妹理當奉讓。今夜喚他進來，送到姐姐房中便了。」瑤月道：「我與他又不廝熟，羞答答的，怎好就叫

他到我房中？我只在姐姐處做個幫戶便使得。」築玉笑道：「這件事用不著人幫。」瑤月道：「沒奈何，我初次害羞，只好頂著姐

姐的名嚐一嚐滋味。不要說破是我，等熟分了再處。」築玉道：「這等，姐姐須權躲躲過」待他到我牀上脫衣之後，吹息了燈，掉

了包就是。」瑤月道：「好姐姐彼此幫襯些個。」築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兩個商量已定。

　　到得晚來，仍叫如霞到後花園，把索兒放將出去，叫了任君用進來，築玉夫人打發他先睡好了，將燈吹滅，暗中拽出瑤月夫人

來，推他到牀上去。瑤月夫人先前兩個說話時，已自春心蕩漾，適才閃在燈後偷覷任君用進來，暗處看明處較清，見任君用俊俏風

流態度，著實動了眼裡火，趁著築玉夫人來拽他，心裡巴不得就到手；況且黑暗之中不消顧忌，也沒什麼羞恥，一轂碌鑽進牀去。

牀上任君用只道是築玉夫人，不見則聲，未免有些疑惑，低低叫道：「親親的夫人，為甚麼今夜不開了口？」瑤月夫人不好答應。

任君用越加盤問，瑤月閉口息聲氣也不敢出，急得任君用連叫奇怪，按住身子不動。

　　築玉在牀沿邊站著，聽這一會，聽見這些光景，不覺失笑，輕輕揭帳，將任君用狠打一下道：「天殺的，便宜了！你只管絮叨

什麼？今夜換了個勝我�倍的瑤月夫人，你還不知哩！」任君用才曉得果然不是，便道：「不知又是那一位夫人見憐，小生不曾叩
見，輒敢放肆了！」瑤月夫人方出聲道：

　　「文謅謅甚麼，曉得便罷。」正是：

　　倚翠偎紅情最奇，巫山暗暗雨雲迷。

　　風流一似偷香蝶，才過東來又向西。

　　不說三人一牀高興，且說宜笑姐、餐花姨姨日裡見說其事，明知夜間任君用必然進內，要去約瑤月夫人同守著他，大家取樂。

且自各去吃了夜飯，然後走到瑤月夫人房中，早已不見夫人，心下疑猜，急到築玉夫人處探聽。房外遇見如霞，問道：「瑤月夫人

在你處否？」如霞笑道：「老早在我這裡，今在我夫人牀上睡哩。」兩人道：「同睡了，那人來時卻有些不便。」如霞道：「有甚

不便！且是便得忒煞，三人做一頭了。」

　　兩人道：「那人已進來了麼？」如霞道：「進來進來，此時進進出出得不耐煩。」宜笑姐道：「日裡他見我說了合伴取樂，老

大撇清，今反是他先來下手。」餐花姨姨道：「偏是說喬話的最要緊。」宜笑姐道：「我兩個炒進去，也不好推拒我們。」餐花姨

姨道：「不要不要！而今他兩個弄一個，必定消乏，那裡還有甚麼本事輪得到我們？」附著宜笑姐的耳朵說道：「不如耐過了今

夜，明日我每先下些功夫，弄到了房裡，不怕他不讓我每受用！」宜笑姐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兩下各自歸房去了，一夜無詞。

　　次日早放了任君用出去。如霞到夫人牀前說昨晚宜笑、餐花兩人來尋瑤月夫人的話。瑤月聽得。忙問道：「他們曉得我在這裡

麼？」如霞道：「怎不曉得！」瑤月驚道：「怎麼好？須被他們恥笑！」築玉道：「何妨！索性連這兩個丫頭也弄在裡頭了，省得

彼此顧忌，那時小任也不必早去夜來，只消留在這裡，大家輪流，一發無些阻礙，有何不可？」瑤月道：「是到極是，只是今日難

見他們。」築玉道：「姐姐，今日只如常，不必提起什麼，等他們不問便罷，若問時我便乘機兜他在裡面做事便了。」瑤月放下心

腸。因是夜來困倦，直睡到晌午起來，心裡暗暗得意樂事，只提防宜笑、餐花兩人要來饒舌，見了帶些沒意思。豈知二人已自有了

主意，並不說破一字，兩個夫人各象沒些事故一般，怡然相安，也不提起。

　　到了晚來，宜笑姐與餐花姨商量，竟往後花園中迎候那人。兩人走到那裡，躲在僻處，瞧那樹邊，只見任君用已在牆頭上過

來，從梯子下地，整一整巾幘，抖一抖衣裳，正舉步要望裡面走去。宜笑姐搶出來喝道：「是何閒漢，越牆進來做什麼！」餐花姨

也走出來一把扭住道：「有賊！有賊！」任君用吃了一驚，慌得顫抖抖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是裡頭兩位夫人約我進來的，姐姐休高
聲。」宜笑姐道：「你可是任先生麼？」

　　任君用道：「小生正是任君用，並無假冒。」餐花姨道：「你偷奸了兩位夫人，罪名不小。你要官休？私休？」任君用道：

　　「是夫人們教我進來的，非干小生大膽，卻是官休不得，情願私休。」宜笑姐道：「官休時拿你交付李院公，等太尉回來，稟

知處分，叫你了不得。既情願私休，今晚不許你到兩位夫人處去，只隨我兩個悄悄到裡邊，憑我們處置。」任君用笑道：

　　「這裡頭料沒有苦楚勾當，只隨兩位姐姐去罷了。」當下三人捏手捏腳，一直領到宜笑姐自己房中，連餐花姨也留做一牀，翻

雲覆雨，倒鳳顛鸞，自不必說。

　　這邊築玉、瑤月兩位夫人等到黃昏時候，不見任生到來，叫如霞拿燈去後花園中隔牆支會一聲，到得那裡，將燈照著樹邊，只

見鞦韆索子掛向牆裡邊來了。原來任君用但是進來了，便把索子取向牆內，恐防掛在外面有人瞧見，又可以隨著尾他蹤跡，故收了

進來，以此為常。如霞看見，曉得任生已自進來了。忙來回覆道：「任先生進來過了，不到夫人處，卻在那裡？」築玉夫人想了一

想，笑道：「這等，有人剪著綹去也。」瑤月夫人道：「料想只在這兩個丫頭處。」即著如霞去看。如霞先到餐花房中，見房門緊

閉，內中寂然。隨到宜笑房前，聽得房內笑聲哈哈，牀上軋軋震動不住，明知是任生在牀上做事。如霞好不口饞，急跑來對兩個夫

人道：「果然在那裡，正弄得興哩。我們快去炒他。」瑤月夫人道：「不可不可。昨夜他們也不捉破我們，今若去炒，便是我們不

是，須要傷了和氣。」築玉道：「我正要弄他兩個在裡頭，不匡他先自留心已做下了，正合我的機謀。今夜且不可炒他，我與他一

個見識，絕了明日的出路，取笑他慌張一回，不怕不打做一團。」瑤月道：「卻是如何？」築玉道：「只消叫如霞去把那鞦韆索解

將下來藏過了，且著他明日出去不得，看他們怎地瞞得我們？」如霞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是我們做下這些機關，弄得人進來，怎麼

不通知我們一聲，竟自邀截去了？不通，不通！」手提了燈，一性子跑到後花園，溜上樹去把索子解了下來，做一捆抱到房中來，

道：「解來了，解來了。」築玉夫人道：「藏下了，到明日再處，我們睡休。」兩個夫人各自歸房中，寂寂寞寞睡了。正是：

　　一樣玉壺傳漏出，南宮夜短北宮長。

　　那邊宜笑、餐花兩人摟了任君用，不知怎生狂蕩了一夜。

　　約了晚間再會，清早打發他起身出去。任君用前走，宜笑、餐花兩人蓬著頭尾在後邊悄悄送他，同到後花園中，任生照常登梯

上樹，早不見了索子軟梯，出牆外去不得，依舊走了下來，道：「不知那個解去了索子，必是兩位夫人見我不到，知了些風，有些

見怪，故意難我。而今怎生別尋根索子弄出去罷！」宜笑姐道：「那裡有這樣粗索弔得人起、墜得下去的？」

　　任君用道：「不如等我索性去見見兩位夫人，告個罪，大家商量。」餐花姨姨道：「只是我們不好意思些。」三人正躊躇間，

忽見兩位夫人同了如霞趕到園中來，拍手笑道：「你們瞞我們幹得好事，怎不教飛了出去？」宜笑姐道：「先有人幹過了，我們學

樣的。」餐花道：「且不要鬥口，原說道大家幫襯，只為兩位夫人撇了我們，自家做事。故此我們也打一場偏手。而今不必說了，

且將索子出來，放了他出去。」築玉夫人大笑道：

　　「請問還要放出去做甚？既是你知我見，大家有分了，便終日在此還礙著那個？落得我們成群合伙喧哄過日。」一齊笑道：

「妙！妙！夫人之言有理。」築玉便挽了任生。同從美步回內庭中來。

　　從此，任生晝夜不出，朝歡暮樂，不是與夫人們並肩疊股，便與姨姐們作對成雙，淫欲無休。身體勞疲，思量要歇息一會會，

怎由得你自在？沒奈何，求放出去兩日，又沒個人肯。各人只將出私錢，買下肥甘物件，進去調養他。慮恐李院奴有言，各湊重賞

買他口淨。真是無拘無忌，受用過火了。所謂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。福過災生，終有敗日。

　　任生在裡頭快活了一月有餘。忽然一日，外邊傳報進來說：「太尉回來了。」眾人多在睡夢昏迷之中，還未�分准信。
　　不知太尉立時就到，府門院門豁然大開。眾人慌了手腳，連忙著兩個送任生出後花園，叫他越牆出去，任生上得牆頭，底下人

忙把梯子掇過。口裡叫道：「快下去！快下去！」不顧死活，沒頭的奔了轉來。那時多著了忙，那曾仔細？竟不想不曾繫得鞦韆索

子，卻是下去不得，這邊沒了梯子又下來不得，想道：「有人撞見，煞是利害。」欲待奮身跳出，爭奈淘虛的身子，手腳酸軟，膽

氣虛怯，掙著便簌簌的抖，只得騎著牆簷脊上坐著，好似羝羊觸藩，進退兩難。



　　自古道冤家路兒窄。誰想太尉回來，不問別事，且先要到院中各處牆垣上看有無可疑蹤跡，一逕走到後花園來。太尉抬起頭

來，早已看見牆頭上有人。此時任生在高處望下，認得是太尉自來，慌得無計可施，只得把身子伏在脊上。這叫得兔子掩面，只不

就認得是他，卻藏不得身子。太尉是奸狡不餘的人，明曉得內院牆垣有甚麼事卻到得這上頭，畢竟連著閨門內的話，恐怕傳播開去

反為不雅，假意揚聲道：「這牆垣高峻，豈是人走得上去的？那上面有個人，必是甚邪崇憑附著他了，可尋梯子扶下來問他端的。

」左右從人應聲去掇張梯子，將任生一步步扶掖下地。任生明明聽得太尉方才的說話，心生一計，將錯就錯，只做懵朦不省人事的

一般，任憑眾人扯扯拽拽，拖至太尉跟前。太尉認一認面龐，道：「兀的不是任君用麼？緣何這等模樣？必是著鬼了。」任生緊閉

雙目，只不開言。太尉叫去神樂觀裡請個法師來救解。

　　太尉的威令誰敢稽遲？不一刻法師已到。太尉叫他把任生看一看，法師捏鬼道：「是個著邪的。」手裡仗了劍，口時哼了幾句

咒語，噴了一口淨水，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」任生果然睜開眼來道：「我如何卻在這裡？太尉道：「你方才怎的來？」

　　任生謅出一段謊來道：「夜來獨坐書房，恍惚之中，有五個錦衣帽的將軍來說，要隨他天宮裡去抄寫什麼，小生疑他怪樣，抵

死不肯。他叫眾人扯捉，騰空而起。小生慌忙弔住樹枝，口裡喊道：『我是楊太尉爺館賓，你們不得無禮。」那些小鬼見說出楊太

尉三字，便放了手，推跌下來，一時昏迷不省，不知卻在太尉面前。太尉幾時回來的？這裡是那裡？」旁邊人道：

　　「你方才被鬼迷在牆頭上伏著，是太尉教救下來的，這裡是後花園。」太尉道：「適間所言，還是何神怪？」法師道：「依他

說來，是五通神道，見此獨居無伴，作怪求食的。今與小符一紙貼在房中，再將些三牲酒果安一安神，自然平安無事。」

　　太尉吩咐當值的依言而行，送了法師回去，任生扶在館中將息。任生心裡道：「慚愧！天字號一場是非，早被瞞過了也。」

　　任生因是幾時琢喪過度了，精神原是虛耗的，做這被鬼迷了要將息的名頭，在館中調養了�來日。終是少年易復，漸覺旺相，
進來見太尉，稱道謝：「不是太尉請法師救治，此時不知怎生被鬼所迷，喪了殘生也不見得。」太尉也自忻然道：

　　「且喜得平安無事，老夫與君用久闊，今又值君用病起，安排幾品，暢飲一番則個。」隨命取酒共酌，猜枚行令，極其歡洽。

　　任生隨機應變，曲意奉承，酒間，任生故意說起遇鬼之事，要探太尉心上如何。但提起，太尉便道：「使君用獨居遇魅，原是

老夫不是。」著實安慰。任生心下私喜道：「所做之事，點滴不漏了。只是眾美人幾時能夠再會？此生只好做夢罷了。」

　　書房靜夜，常是相思不歇，卻見太尉不疑，放下了老大的鬼胎，不擔干係，自道僥倖了。豈知太尉有心，從牆頭上見了任生，

已瞧料了九分在肚裡，及到築玉夫人房中，不想那條做軟梯的索子自那夜取笑，將來堆在壁間，終日喧哄，已此忘了，一時不曾藏

得過，被太尉看在眼裡，料想此物，正是接引人進來的東西了。即將如霞拷問，如霞吃苦不過，一一招出。太尉又各處查訪，從頭

徹尾的事，無一不明白了。卻只毫不發覺出來，待那任生一如平時，寧可加厚些。正是：腹中懷劍，笑裡藏刀。撩他虎口，怎得開

交！

　　一日，太尉招任生吃酒，直引至內書房中。歡飲多時，喚兩個歌姬出來唱曲，輪番勸酒。任生見了歌姬，不覺想起內裡相交過

的這幾位來，心事悒快，只是吃酒，被灌得酩酊大醉。太尉起身走了進去，歌姬也隨時進來了，只留下任生正在椅子上打盹。忽

然，四五個壯士走到面前，不由分說，將任生捆縛起來。任生此時醉中，不知好歹，口裡胡言亂語，沒個清頭。早被眾人抬放一張

臥榻上，一個壯士，拔出風也似一把快刀來，任生此時正是命如五鼓銜山月，身似三更油盡燈。

　　看官，你道若是要結果任生性命，也是太尉家慣做的事，況且任生造下罪業不小，除之亦不為過，何必將酒誘他在內室裡，然

後動手？原來不是殺他，那處法實是希罕。只見拿刀的壯士褪下任生腰褲，將左手扯他的陽物出來，右手颼的一刀割下，隨即剔出

雙腎。任生昏夢之中叫聲「阿呀！」痛極暈絕。那壯士即將神效止痛生肌的藥敷在傷處，放了任生捆縛，緊閉房門而出。這幾個壯

士是誰？乃是平日內裡所用閹工，專與內相淨身的。太尉怪任生淫污了他的姬妾，又平日喜歡他知趣，著人不要逕自除他，故此吩

咐這些閹工把來閹割了。因是閹割的見不得風，故引入內裡密室之中，古人所云「下蠶室」正是此意。太尉又吩哄如法調治他，不

得傷命，飲食之類務要加意。任生疼得�死九生，還虧調理有方，得以不死，明知太尉洞曉前事，下此毒手，忍氣吞聲，沒處申
訴，有喜留得性命，過了�來日，勉強掙扎起來，討些湯來洗面。但見下頦上微微幾莖髭須，盡脫在盆內，急取鏡來照時，儼然成
了一個太監之相。看那小肚下結起一個大疤，這一條行淫之具已丟向東洋大海裡去了。任生摸了一摸，淚如雨下。

　　有詩為證：

　　昔日花叢多快樂，今朝獨坐悶無聊。

　　始知裙帶喬衣食，也要生來有福消。

　　任君用自被閹割之後，楊太尉見了便帶笑容，越加待他慇懃，索性時時引他到內室中，與妻妾雜坐宴飲耍笑。蓋為他身無此

物，不必顧忌，正好把來做玩笑之具了。起初，瑤月、築玉等人凡與他有一手者，時時說起舊情，還�分憐念他，卻而今沒蛇得
弄，中看不中吃，要來無干。任生對這些舊人道：「自太尉歸來，我只道今生與你們永無相會之日了。

　　豈知今日時時可以相會，卻做了個無用之物，空咽唾津，可憐，可憐！」自此任生�日有九日在太尉內院，希得出外，又兼頦
淨聲雌，太監嘴臉，怕見熟人，一發不敢到街上閒走，平時極往來得密的方務德也有半年不見他面。方務德曾到太尉府中探問，乃

太尉吩咐過的，盡說道他死了。

　　一日，太尉帶了姬妾出遊相國寺，任生隨在裡頭，偶然獨自走至大悲閣上，恰恰與方務德撞見。方務德看去，模樣雖象任生，

卻已臉皮改變，又聞得有已死之說，心裡躊躇不敢上前相認，走了開去。任生卻認得是方務德不差，連忙招呼：「務德，務德，你

為何不認我故人了？」方務德方曉得真是任生，走來相揖。任生一見故友，手握著手，不覺嗚咽流涕。方務德問他許久不見，及有

甚傷心之事。任生道：「小弟不才遭變，一言難盡。」遂把前後始末之事，細述一遍，道：

　　「一時狂興，豈知受禍如此！」痛哭不止。方務德道：「你受用太過，故折罰至此。已成往事，不必追悔。今後只宜出來相尋

同輩，消遣過日。」任生道：「何顏復與友朋相見！貪戀餘生，苟延旦夕罷了。」方務德大加嗟歎而別。後來打聽任生鬱鬱不快，

不久竟死於太尉府中。這是行淫的結果，方務德每見少年好色之人，即舉任君用之事以為戒。

　　看官聽說，那血氣未定後生們，固當謹慎，就是太尉雖然下這等毒手，畢竟心愛姬妾被他弄過了，亦是富貴人多蓄婦女之鑒。

堪笑累垂一肉具，喜者奪來怒削去。寄語少年漁色人，大身勿受小身累。又一詩笑楊太尉云：

　　削去淫根淫已過，尚留殘質共婆娑。

　　譬如宮女尋奄尹，一樣多情奈若何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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